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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朱永春

不可否认，当前某些地方中

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已经到

了令人担心的地步。此等乱象如

不加以制止，孩子的身心健康将

会受到极大的伤害。但多年来，

三令五申的减负不仅未达到预期

效果，学生课业负担反倒越发沉

重了。裹挟其中的教师、家长和

公众在失望之余，也分析争论减

负频遭夭折的原因。

其中最生动的一个解释叫“剧

场效应”。说一群本来坐着好好看

戏的观众，因其中一名站起来看而

最后导致全体观众站着挤着。批

评者在分析“剧场效应”时，主要责

任直指剧场管理员。他们认为，板

子不能打在搅局者和跟进者身上；

导致集体秩序失衡，最后形成整体

悲剧的替罪羊只能是教育行政部

门，是这个管理员的不作为和脱岗

所造成的。

如果罪魁祸首真的是那个剧场

管理员的话，问题的化解就变得太

简单了。只要把管理员叫回到剧场

里，一声令下，立马秩序井然。那么

到底是哪股力量真正触发了这个

“剧场效应”呢？“我们唯一要恐惧的

就是恐惧本身”，剧场效应的产生机

制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相似性，本

质上都源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口中的

群体性恐惧。恐惧的本质是极度的

不自信，极度不自信造成了盲目的

从众。

在浙江省教育厅重磅推出新

的减负政策之际，光有专家学者

和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思想

统一认识到位是不够的，必须与

最大的焦虑群体——我们的家长

与教师进行价值层面的沟通对

话。通过沟通，凝聚共识，消除恐

惧，从而优化教育心态，而好的教

育心态才是最硬核的教育生态。

原始社会，因为自然科学知识

的极度缺乏，人类对雷电风雨无限

恐惧，继而产生敬畏，出现各种自

然崇拜。今天，处在教育剧场中的

人们也有着某种恐惧，那就是太多

的人缺乏对人才成长规律的正确

认知。患有这种恐惧症的家长和

教师，往往会形成对升学考试的盲

目崇拜，自己的孩子或学生一旦在

学校考试排名中落后，就会滋生

“怕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

问题在于，真正能走出人生精

彩与成功之路的人，是否都非得赢

在起跑线上？前阵子，新当选院士

名单出来后，名单上有两位学术

“大牛”是我的朋友。身边的朋友

纷纷打听这两位学霸是不是名牌

大学毕业，结果大跌眼镜。其中，

施剑林院士当初就读的是南京化

工学院水泥专业，朱永官院士读的

是浙江农业大学土壤专业。可以

说，在他们的大学时代，自己的母

校绝非所谓的牛校，专业更都是

“土得掉渣”。

缘何很多学术界领军人才就

读一般大学，最后却能在学术方面

后来居上？我听到的最有说服力

的一个观点来自朱永官院士。他

说，智力有两类，一类叫低阶智力，

另一类叫高阶智力。低阶智力是

指认识已知领域知识的能力，主要

表现为记忆力、理解能力，知识的

整理、组织、储存和再现能力，顺从

性合作能力等，我们所膜拜的学霸

很多只是低阶智力层面的强者：课

堂上一点就通，刷题举一反三，学

习上丝毫不需要家长教师操心，考

试所向披靡，上重点考名牌如囊中

探物。

而高阶智力表现为人对未知

事物的强烈好奇心，自带一种挑

战权威的勇气，学习具有独立性

与自主性，思维方式呈现独特性，

富有批判和质疑的精神等。高阶

智力出色的人，不一定在低阶智

力层面具有同样的出色表现，甚

至“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因为

这样的人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质

疑在先的谨慎，所以对教师与书

本提供的内容不太会一味顺从性

理解，而总喜欢自己来一番刨根

究底。所以，他们在中小学阶段

的学习效率并不很高，甚至有点

大智若愚。

因此，我们不应该逼迫孩子早

早成为学习成绩榜上的领跑者。

人生不仅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

松，而是一场类似铁人三项的运

动。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可能是跑

步，大学研究生阶段可能换成自行

车比赛，最后踏入社会，也许比的

是在未知大海的游泳能力。所谓

的学霸状元，只是学知识的能手，

但不一定是创造知识的高手，就像

一个整理图书的管理员不能等同

于一个会创作的小说家。

教育本不该是个封闭的剧

场。因为人的个性、人的爱好、人

的发展，都是无限而开放的。当

价值观单一，过度地把个人的成

功理解成竞争中的胜出者，而非

生活的独立探索者、生命的积极

体验者，我们就会陷入无知的恐

惧，蝇营狗苟，计较鸡虫得失，为

观一场本无多大价值的所谓“大

戏”，脚踏椅子，踮起脚尖，伸长脖

子……“剧场”中的家长和教师，也

许缺的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转身。

其实，在孩子成长的广阔天地中，

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何处不是精

彩的成长舞台！

恐惧源自无知，当我们学会独

立观察与思考，真正掌握了成长的

真相，我们就会平息内心恐惧，不

会盲目从众。教育也就不再继续

上演不断加码的“剧场效应”，孩子

也不会沦为“困兽”！

□程振伟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 14个

部门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

负工作实施方案》。这个“减负40

条”，谈思路、立举措、促共治、求

实效，体现出教育家办教育的情

怀，彰显出严密细致的系统治理

理念。

教育部出台“减负30条”，浙

江省则贯彻以“减负40条”，决策

者的用心是在告诉世人：减负非哪

家独自之事，需要系统思维，需要

群策群治。当然合力的前提是共

识，能凝聚最多人、最具代表性的

共识。“减负40条”，直指中小学生

学业负担过重，是唯分数、唯升学、

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

疾在作怪，是升学观、就业观、录用

观的扭曲，以及社会压力、教育功

利、家长焦虑的层层传导。减负是

治标，去“五唯”土壤才是治本。“减

负40条”从治标更要治本的共识

出发，有说服力，有穿透性。

说起减负，有些家长疑惑，把

孩子们从过重学业负担中解放出

来，就是为了给他们腾出玩游戏

的时间吗？“减负40条”给出了解

答。不是绝对的“减”，“减”是为

了“增”。正所谓“三减三增”，即

减作业、增睡眠，减补习、增运动，

减刷题、增实践。减负不是为了

让孩子没事可做，而是为了长身

体、多运动、勤实践，只有推开过

重学业负担的巨石，才能为素质

教育腾出高地。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有历史沉

疴，也有现实社会压力的传导。向

学业负担过重开刀，非得有系统治

理思维不可。以往说起减负，有评

论者常常说“关键是考试招生制度

指挥棒”。“减负40条”中特地要求

“规范区域和学校组织的考试评

价”，相关规定多达7条。同时，还

明确了提高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分

配比等有效举措。恶性竞争搞得

人人自危，导致抢跑疯跑。只有梳

理好教育系统环境，才会让所有人

按规矩来、按教育规律来，才能助

力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减负喊了很多年，但收效甚

微。以往一个大的失误在于单方

面用力，造成了“按起葫芦浮起

瓢”。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不

是学校一方之责，是学校、家庭、社

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规范校外培训、进入中小学校的竞

赛与活动管理，落实家庭教育责任

等，“减负40条”里有8条，就是用

系统思维来考量减负问题，不能再

让培训机构把学校释放出来的时

间都接盘了，培训机构要接受监督

服从治理，不能再成孩子减负的

“旋转门”“跷跷板”。

系统治理，还要有政府的强力

推动。14个部门各就各位，地方政

府更要摈弃错误的教育政绩观，严

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中考升

学率、高考一段上线率和上“北清”

人数等评价考核教育部门。反之，

要用小学生学业负担指数来衡量

他们是否在减负上阳奉阴违。

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

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是

教育之敌，必须来一场系统全面的

“教育之治”。坚决有力落实好“减

负40条”，让孩子们的休息、运动、

实践时间和机会多起来，让他们从

素质教育中受益，让每个人脸上的

笑容多一点。

□胡欣红

在公开征求意见基础上，由

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

作实施方案》。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一直以

来备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不仅

是教育问题，也个社会问题、民

生问题。减负早已是共识，是教

育健康发展的大方向，但由于诸

多因素的综合作用，近年来，不

少地方的减负政策也遭到了一

些家长的质疑乃至抵制。

为学生减负当然是好事，何

以常常遭遇种种非议呢？减负

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在升

学竞争压力山大的情形下，没有

人敢轻言放弃。然而，一旦减负

措施没有契合实际稳妥推进，极

易引发家长的焦虑，甚至将其生

生逼到了减负的对立面。因此，

减负的大方向固然没错，但究竟

怎么“减”需要反复推敲，要讲究

方法，循序渐进，做好与家长的

沟通解释，不能无视不同的声

音，一意孤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的

这份减负方案出台，殊为不易，

可圈可点之处颇多。

首先，减负方案是在前期摸

底调查基础上成文，并充分征求

和采纳了社会各界意见，制定出

台过程可谓郑重其事，在凝聚共

识方面做足了文章。值得一提

的是，在10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

里，其中的“小学生晚9点、初中

生晚10点不作业”条目，一度引

发外界热议。一些网友将其拎

出来单独看待，未免有以偏概全

之嫌。尽管如此，出于稳妥起

见，正式印发的方案还是删除了

“小学生晚9点不作业”的相关表

述，可谓从善如流。

其次，减负方案目标明确，思路清晰，对症下

药。中小学生减负要减的是过重的校内外学业负

担，不是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降低

课业难度，而是要把校内外不合规、不合理、不科

学的过重学业负担减下来。同时，要把思政、音

乐、体育、美术、劳动实践教育等方面有欠缺、未达

标的强化起来。有减有增，该减则减，该增则增，

有效避免了减负的简单化、粗暴化问题。

最后，减负方案标本兼治，综合施策，通力保

障。减负之难，难在千头万绪，难在千差万别的

个体需求。因此，减负工作不能搞一刀切，也不

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突出重点，综合施策，既

要关注“本”的问题，也不能忽略“标”。浙江40

条减负重点举措，囊括了方方面面，彰显了减负

的决心，更提供了可操作的减负指南。减负是一

套组合拳，需要切实加强各方协同。参与联合发

文的14个部门，各司其职，给减负的落实推进提

供了有力保障。

减负是共识。之所以有争议，并不是大家不

愿意减负，而是反对肤浅表面形式主义的减负。

凝聚共识，科学部署，稳妥推进，这样的减负才能

成为家长和学生的福音。如何切实转变有关减负

的片面认识，避免教育系统单兵作战，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分工协作，校内校外并举，线下线上联动，

学校、家庭、社会合力的减负工作新格局，可谓任

重而道远。

编者按：近日，省教育厅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减负方案出台不易，贯彻更难，这需要各级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学校、教师和家长思想统一、认识到位，才能执行到位。本报特别刊发一组相关评论，敬请关注。

□邓海建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 14个

部门印发了《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

工作实施方案》。这个被民间简称

为“减负40条”的地方政策，自公

开征求意见起，就引起教育界乃至

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

中小学减负向来是个“槽点”

满满的话题。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如果过于宽泛，或被埋怨没有力

度、没有创见；如果过于细致，又被

诘责管得太宽、一厢情愿。事实

上，不少省份的新一轮减负政策，

大多遭遇到了各种“爱之深责之

切”的舆情烦恼。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新闻

发言人王国庆在答记者问时亦直

言：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

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

文件。但恰如古诗所云：“一山放

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

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

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

越喊越少。

相比之下，浙江版的“减负40

条”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思路明确。比如“破除唯

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

帽子的顽瘴痼疾，扭转不科学的教

育评价导向和过于功利化的教育

观，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

观和人才培养观”等，指向的是浙

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愿景。

二是共识清晰。浙江强调，

减负不是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

减少作业量、降低课业难度，而是

要把校内外不合规、不合理、不科

学的过重学业负担减下来。说明

浙江的“减负40条”并不是个一刀

切的拍脑袋决策，而是遵循教育

教学规律、辩证增减学业负担的

统筹安排。

三是操作有度。“标本兼治”

“各方协同”“突出重点”，强调的是

长效和系统思维，强化的是效能和

价值导向。至于最受关注的“40

条”重点举措，基本彰显的还是可

操作、更务实的立法初心，不打马

虎眼、不玩虚的，让每一家“责任单

位”都能明晰具体权责关系。

减负是个系统工程。学生学

业负担重的病症，是学校、家庭、社

会等主体多种因素交叉感染的结

果。在过重学业负担的背后，是唯

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等观

念的根深蒂固，是升学观、就业观、

录用观的扭曲及社会压力、家长焦

虑的击鼓传花。

客观地说，浙江版“减负 40

条”总是想多走一步、先行一步，因

此有些具体的细则难免看起来“大

胆一些”，也烙印着浙江在经济社

会领域深改的特质和脾性。正因

为如此，面对这样的真减负，社会

当多些包容与理解；而利益相关者

或围观者，也应平心静气地读懂其

间的暖与爱，群策群力、同心协力，

把浙江的中小学生减负工作更有

力地推进下去。

当然，徒法难以自行。更何况

在减负这件事上，从来就没有什么

立竿见影的“神仙版本”。家长有

家长的想法、学校有学校的诉求、

机构有机构的利益……在立德树

人的最大公约数之下，促进中小学

生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减负 40

条”理解好、传达好、落实好。

让好心态成为教育的好生态

“减负40条”彰显系统治理思维

何不读懂其间的爱与暖

让
减
负
成
为
家
长
和
学
生
的
福
音

王 铎 绘


